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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五十年来韩国政府出资科研机构的发展，对韩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与现状等方面入手，分析了韩国从技术追赶时期到技术领先时期不同阶段的公共研究体系的特点，分析得出韩国密切关注基础研究发展、产学研合作与知识共享，且相关的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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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Korea’s Publ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Impact Inspiration to China
LEI Xuan  MA Wen-cong*   YAN Kun   CHEN Xi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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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funded by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By starting with the history,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s public innovation system from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iod to th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stage.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South Korea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and related policies have been well implemented.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Korean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s provided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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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长乏力、投资深度调整”等新特征。上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呼之欲出。基础研究水平作为度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我们必须把握好这次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建设工作，这对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沿基础研究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及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出资支持的公共研究机构就要被委以重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部门逐渐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中央及各地区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并对公共研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依托公共研究机构的发展优势，我国在前沿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公共研究机构体系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短板。韩国是一个以科技发展作为立国之本的创新型国家，仅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完成了战后重建工作，铸造了“汉江奇迹”。韩国的国土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160万，但2018年GDP总量1.62万亿美元，人均GDP 3.14万美元，研发强度超过为4.5%。韩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其几十年来建立了完善的公共基础研究体系不无关系。韩国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之间在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有这悠久的历史传统。两国地缘相近，在科技发展方向有着共同的诉求，因此韩国的经验对我国在完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解决基础科学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提供重要的启示。
2韩国科技体制及政府出资机构的历史变迁
2.1 技术与人才引进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之前，作为一个经济落后、以轻纺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农业国，韩国并不具备自主研发的实力[1]。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百废待兴，此时政府采取了积极引导，大力推进科技发展的决策。1960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技术引进促进法》，又于1967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法》。通过立法，韩国政府率先将战略核心放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上，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引进。在确立了基本发展方向后，韩国政府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引进先进的设备及技术，并对企业原材料的进口实行了免税政策，从各个维度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支持。但是由于此时缺乏必要的工业基础，韩国出现了先进设备、技术及人才无法与当时国情相适宜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府便着手建立宏观科技管理体系。首先，韩国政府在1962年设立了隶属于韩国经济计划院的技术管理局，随后在1967年将其划分为单独的科学技术处。该部门掌握了韩国科技创新的命脉，主要负责制定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攻克国家大型核心技术、制定具体的科技政策并修订相关的实施计划、部署协调各大研究机构并给予相关支持及研发人员培养等方面。通过设立独立的管理部门，宏观调控实现韩国科技发展，更好更快地解决韩国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这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首次建立科技管理机构，这个决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966年，韩国政府成立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为企业提供综合的技术服务，进行先进技术的本土化研究及应用型研究，帮助企业学习先进设备的使用，以满足企业高效率生产的需求[3]。为了弥补韩国教育体系缺陷所造成的人才的缺失，韩国政府兴建大学，改革了理工科的课程结构，优化了专业设置，力图培养高端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在职培训，强化了对技术人才与专门人才的训练。与此同时，韩国引进的海外科学家作为韩国最早一批高级人才，也为韩国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活力。韩国政府通过推动人才层次清晰化、结构合理化，为后续的科技发展做好了战略性的人才储备工作[4]。通过最初的改革，在强有效的科技政策助力下，韩国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及优势，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依靠出口完成了最初的经济建设，为接下来的飞速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2 技术国产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通过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积累，韩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产业优势，此时，韩国政府将目光转移到鼓励产学研合作，提倡技术国产化。到了70年代后期，韩国越发重视重工业发展，对重工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将主要的科技力量集中在钢铁、船舶、石油化工等几个重点领域[5]。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技术国产化及技术再创新，以实现技术扩散的目的。1982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以实现“出口驱动”向“技术驱动”的转变，“自主创新”思想开始萌芽，在实现技术国产化的基础上也希冀通过技术再创新实现技术出口。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加快从技术引进向技术国产化转变，实现知识溢出与技术转移，韩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开始鼓励本土企业进行研发与创新，建立了“韩国科学财团”，大幅增加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投资，以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支持[6]。 
政府公共研发机构在这个时期为企业间的产学研合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公共研究机构体系的不断扩张和壮大，研究机构的数量从70年代的10个发展到了80年代的16个，从国家层面上提高了韩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议价能力。依托公共研究机构的力量，韩国本土企业在进行技术引进时的议价能力也得到了增强。采用外商投资、合作开发等灵活多变的方式，引进了许多复杂及先进的前沿技术，提高了企业的科技竞争力，为韩国的技术追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研发机构与企业也通过项目合作与开发、知识产权保护与推广、技术信息支持与服务、大型科研设施共享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与合作，促进了政府出资的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同时还提高了韩国企业的研发效率。与此同时，韩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在前期的建设与发展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公共研发机构提升了科技人才的能力，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而大部分的人才被派驻到企业研发中心，为企业早期的发展提供技术、设备及知识的引进、消化与吸收的指导。同时，公共研发机构也承担着对企业科研工作者进行系统化的职业能力教育与开发的任务。韩国政府鼓励通过企业与大科研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促进双方的交流沟通，提高了研发人员的综合素养。韩国的公共研发机构源源不断地向企业输送高精尖人才，为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也为进一步进行产学研合作提供了契机。另外，原子能研究所、电子通信研究院、生命工学研究院等公共研究机构与大量高科技企业落户于大德研究开发特区。他们借助创新集群的区位优势，研发人员、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对话得以加强，公共研发机构的知识溢出效益变得更为显著。
在这20年内，韩国科学技术发展得益于产学研合作，形成了由从前以政府研发机构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向企业和高校等其他机构扩散、各界共同参与科学技术开发创新的更为开阔的局面，本土技术创新企业逐渐成为韩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为韩国的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2.3 执行国家社会任务（20世纪90年代至今）
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在某些重点领域逐步形成规模，钢铁、半导体等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此时韩国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一方面，长期强调发展重工业，让韩国建立了较大的优势，但也造成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技术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韩国进行技术引进的成本陡然增加[7]。特别是在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的社会问题使得韩国深刻地意识到自主创新在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作用。为了能够顺利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韩国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型产业的发展，旨在加快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鼓励核心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8]。以核心领域的技术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尖端产业和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科技创新五年计划”等一系列科技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将自主创新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了与国家科技战略相匹配，大学、企业与政府出资的研发机构三者的社会角色也逐渐分化。为了解决基础研究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这一棘手问题，高校得到了韩国政府的重视，承担了基础研究的重任。随着经济与技术水平的腾飞，只有竞争性市场格局与包容开放政策制度，才能维持自主创新的有效持续性[9]。韩国本土企业占据了开发研究的主导地位，随着政府从适度保护到鼓励竞争的转变，本土企业也展现出了国际化与开放化发展的趋势。而公共研究机构为了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通过机构数量精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一系列的革新，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承担的使命也日趋明确[10]。主要是完成企业或高校无法胜任的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任务，核心是确保国家战略储备技术和先导技术的开发。韩国政府进一步鼓励了技术再创新及知识溢出，开始实行科技战略改革，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途径，在充分尊重基层科研人员的意见下，与政府共同制定战略方向、目标和自主创新的重点推进领域。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一制度，韩国政府强化了对政府研究机构的监管，注重问题导向型研究，引进了研究计划预先审核制度，确保了资源的合理利用。
韩国公共研发机构不负众望，先后完成了工业用钻石、CDMA技术、磁悬浮列车的研制工作，为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实现成果的开发研究搭建了桥梁，给韩国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3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科技、经济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韩国第一所公共研究机构——韩国原子能研究院成立开始，韩国的公共研究机构便源源不断地为国家的科技及经济发展贡献着巨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在朝鲜战争后近10年的时间里，韩国在公共研究机构的积极参与下，建造了国内第一座核反应堆，实现了能源自立，同期，韩国政府着手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呼吁身处海外的科研工作者回归祖国，美国亦为其提供了高达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解决了韩国建设初期的人才及资金问题[11]。1966年，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的成立，为韩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随后的20年里，韩国公共研究机构的体系不断壮大，帮助韩国实现了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的国产化。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政府为了贯彻落实“科技立国”的科技战略，全面推动自主创新，鼓励富含“创造性、自主性”的科技活动[12]。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政府出资研发机构为韩国国家战略性技术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见表1）
表1  韩国政府出资机构的作用与成果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基础性研究
	技术国产化
	国家战略储备技术开发
	国家社会任务

	吸引海外科学家（1966）
	TDX国产化（1978~1993）
	世宗南极科考基地（1988）
	工业用钻石（1990）
	KTX高速列车（2003）
	罗老号发射（2013）

	1号国产计算机（1975）
	彩色电视国产化（1973）
	D-RAM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开发（1986~1993）
	CDMA码分多址传输技术（1989~1996）
	KSTAR核聚变装置（2007）
	原子炉出口（2015）

	首台原子炉（1962）
	聚酯薄膜研发（1978）
	兴奋剂检测（1988）
	重水炉核燃料（1993~至今）
	WiBro 3G技术（2004）
	磁悬浮列车（2014）



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韩国的科技创新模式在21世纪实现了华丽转身，从“追赶型”向“发展型”的模式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了韩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出资的研发机构作为韩国科技创新系统的核心，是支撑这些重大变革的关键所在。据韩国技术经营经济学会和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统计，韩国科学技术院（KIST）自1966年成立以来，到2012年已经为韩国带来了595万亿韩元的经济效益，韩国电子通信研究所（ETRI）在1984年到2012年期间则创造了170万亿韩元的收益。政府出资的公共研发机构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又给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科技的发展，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不断地提高，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比例在不断增加[13]。进入21世纪，全要素生产率超过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见表2）




表2  韩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的比重（数据来源：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1971~1980年
	1981~1990年
	1991~2000年
	2001年~2010年

	劳动投入
	35.5%
	23.3%
	18.6%
	22.5%

	资本投入
	47.1%
	36.8%
	47.0%
	34.2%

	全要素生产率
	17.6%
	39.9%
	34.8%
	43.3%



凭借着一系列在公共研发机构主导下取得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科技成果，韩国的国家竞争力得到不断的提升并处在世界前列。《世界竞争力年鉴》的数据显示，1995年至今，并且总体上稳居全球前30名。虽然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引人注目的是，韩国非常注重科技创新，投入研发的数额十分巨大，连续五年保持在占GDP4%以上，增长势头十分迅猛。其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的全球排名也在逐年上升，并在2005年上升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而科学基础设施排名并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排名世界第三。

图1  韩国国家竞争力、科学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排名

放眼未来，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韩国公共研发机构一如既往地肩负重任。截止至2017年，韩国公共研究机构共有25所，它们作为韩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在韩国科技领域拥有无以复加的地位。韩国在此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未来将战略重点放在自主创新这一目标上，希望可以在科学技术领域形成质的飞跃。韩国的公共研发机构的使命也越来越明确，主要重心趋向于国家战略储备技术的开发，专注于攻克基础科学、公益和先导技术研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确保国家层面的科技战略得以全面落实。
虽然我国最近对基础研究及相关机构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是重视程度还比较低。从全球的研发强度排名中可以看出，我国对科技研发的投入远低于其他科技强国。据统计显示，我国有更偏向于技术应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200多所，而主攻基础研究的国家实验室仅9所。而韩国25所公共研发机构中就有11所为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且为了激励基础研究的发展，政府还在2012年将50%的科研预算投入到了基础研究当中[14]。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在公共基础研究机构体系构建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韩国作为一个在公共研究机构特别是基础研究机构体系建设上有丰富经验的国家，其发展历程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下文将就韩国政府出资的公共研究机构展开介绍，为我国的科技发展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4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现状
4.1 韩国政府出资研发机构的体系
目前韩国共有25个公共研发机构，其中11个研发机构侧重于基础研究，剩余的14个机构则偏向于应用研究，它们服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简称为NSTC）的管理。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韩国科技管理体系的指挥中心，不仅是韩国国家科技战略制定与规划的主要部门，还兼具管理公共研发机构的重任[15]。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会负责工作包括：评估研发机构的计划，判断是否与国家科技政策相匹配，决定科技预算及资源配置的顺序；协调各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关系，打破组织之间的壁垒，实现跨部门、跨机构的资源分享，避免研发计划的重叠，使科研经费使用最优化。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韩国科技计划评估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的部门，负责的工作包括：规划各个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确保每个机构的研发领域与其他机构有一定的辨识度，使机构内部核心项目的集中度达到较高的水平；调整与整合公共研究机关的职能，有效避免科研项目重叠带来的资源浪费；对公共研究机构进行研究成果的初步评估。近年来，韩国进行了项目评审改革，一是采用责任评估制及审核集中制，以问题为导向进行项目评估，弱化效率导向，鼓励科研工作者进行挑战性研究，废除年度工作评估，减少对科研工作者的行政负担，允许中断研究课题，极大地提高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二是协调各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和科研资源的分享；三是负责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及成果的普及工作。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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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机械研究院
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
（附设）世界泡菜研究所
韩国食品研究院
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
韩国铁路技术研究院
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










图2  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体系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25个研发机构作为韩国科技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得到了韩国政府大量的创新要素供给。根据韩国国家技术人力开发院的数据，从2015年到2017年，韩国逐年增加公共研究机构的预算，从2015年的22655亿韩元，上升到47392亿韩元。韩国为了加强对科技人才的管理，研究机构正式员工的雇佣量从2015年的9189名飙升至12357名。
图3  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员工数量及预算规模

韩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根据每个机构研究领域的特点和发展现状，对人员及预算配比做了相应的调整，为机构解决人和财物问题，确保各机构可以平稳运营。（见表3）这25个研发机构分布在韩国的62个地区，其中有16个研发机构集中在大德研究开发特区，确保韩国各地的科研实力发展均衡，同时又加强了韩国科技创新的集群效应。
表3  2017年韩国政府出资研发机构的规模与预算
	研发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正式员工（名）
	预算
（亿韩元）
	研发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正式员工（名）
	预算
（亿韩元）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1966
	802
	3328
	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
	1975
	470
	1510

	（附设）绿色技术中心
	2013
	34
	89
	韩国食品研究院
	1987
	223
	610

	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
	1988
	272
	1160
	（附设）
世界泡菜研究所
	2010
	63
	175

	（附设）
国家核融合研究所
	2005
	286
	1814
	韩国地质资源研究院
	1976
	474
	1400

	韩国天文研究院
	1974
	213
	647
	韩国机械研究院
	1976
	406
	1581

	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
	1985
	416
	1726
	（附设）材料研究所
	2007
	286
	886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1962
	389
	1584
	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
	1989
	876
	5800

	韩国韩医学研究院
	1994
	182
	618
	韩国能源技术研究院
	1977
	459
	1613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1989
	728
	3575
	韩国电机研究院
	1976
	425
	1392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1976
	2027
	6430
	韩国化学研究院
	1976
	436
	779

	（附设）
国家安全技术研究所
	2000
	441
	1235
	（附设）
安全性评估研究所
	2002
	234
	614

	韩国建设技术研究院
	1983
	430
	1461
	韩国原子能研究院
	1959
	1464
	5382

	韩国技术研究院
	1996
	318
	1153
	合计
	-
	12357
	47392


注：相关数据是笔者参加广东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与韩国国家人力资源开发院共同举办的科技管理精英研修交流团时从韩国科学技术研究会获得的。
为了使研究机构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价值，韩国政府还为其营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改革 “科研计划的评估和预算”机制。同时，大量研究机构内的非正式员工通过审核转为正职，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好的生活保障。现在是技术融合的时代，融合研究与合作研究成为现代社会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韩国政府加强了研究人员、研究团队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营造了开放性的科研环境，实现了研究机构的成果共享。
4.2 主要机构介绍
2018年2月，历时两年的“韩国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制定工作结束，确立了2018年到2022年韩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主要内容。文在寅政府将扩充科研实力、积极构建创新的科技发展环境、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幸福新生活四大战略写入了计划中[16]。为更好地应对竞争与挑战，与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相呼应，韩国各中央行政机关早在2015年就根据相关政策要求，部署了为期五年以上的中长期科技计划。计划设立了共计112项任务作为技术攻关的重点，任务内容涵盖了医疗、能源、环境、航空航天、制造和材料等多个方面[17]。其中，在航空技术、核安全技术、海洋技术等企业或民间机构无法胜任的领域，韩国政府则对公共研究机构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公共研究机构的力量攻克领域内的核心技术，以下这些机构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为 KIST）于1966年2月10日在韩国首尔市成立。其作为韩国科学技术复兴和发展的领导性研究机构，从成立开始就始终致力于开发原创性的国家科学技术及相关成果的扩散，还包括相关科技政策的落实工作、国家中长期研究开发工作、核心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以及作为今后可能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先导技术的探索性科技创新活动。该机构本身肩负着与韩国政府、私人企业和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的任务，为韩国本土企业提供技术支援，使其中的相关专利技术项目化，以获得国家的扶持，降低企业的研发压力。除此以外，它也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帮助其他组织发布相关的技术研发外包和受托工作。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还作为一个与国内外卓越研究机构“牵桥搭线”的科研部门，促成韩国企业间或高校间的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2）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
1988年成立的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Korea Basic Science Institute，简称KBSI）位于韩国大德研究开发特区。KBSI构筑了韩国研究设施全国资源网，完善了投入、管理与共享机制，确保韩国各地区基本上能够用上世界最先进的大型基础科学研究设施、装备及仪器。通过运营尖端大型研究装备进行研究支援，为韩国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基础科学研究环境。除了为韩国的科研机构提供相关的设施外，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也负责设备的开发和使用，以及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
（3）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1976年成立于大德的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ETRI），其作为韩国电子信息通信方面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负责信息、通信、电子、广播电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融合以及开发前沿技术及成果扩散。作为融合创新的时代，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也进行着基于IT技术的复合领域、IT零部件相关材料融合领域的研究与开发。近年来，随着韩国逐渐重视IT领域信息保护与标准化建设，电子通信研究院作为主要研究机构，也参与了相关准则的制定。与前两个研究机构类似，它也需要关注领域内与其他组织的技术合作、技术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为韩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5韩国政府出资机构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5.1 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
经过50多年的努力，韩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开发主体，国家承担基础、先导、公益研究和战略储备技术开发，产学研结合和有健全法律保障的国家创新体系。韩国的国家科学技术竞争力得到迅速提升，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在科学基础设施竞争力和和技术基础设施竞争力上，在2017年分别位列全球第8位和第17位。韩国的成功有许多原因，但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地位显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韩国近几十年来从技术追赶到技术领先源于韩国政府构建了切实有效的配套的科技政策体系。如今，韩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强调自主创新与基础研究，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国家才能在科技发展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虽然我国1996年就开始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但是目前我国的科技管理体系还存在较多问题，例如宏观决策与统筹规划协调不足、政府各部门之间配合较为松散、科技政策颁布与实施之间存在差距、个别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等。需特别注意的是，当前是我国对自主研发与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相对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管理体系，正确把握未来科技发展的动向，为推动我国的自主创新及基础研究做好战略部署。
5.2 加强与不同创新群体的双向沟通，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
众所周知，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资金、人才、设施、环境等要素之间紧密配合，才能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韩国政府密切关注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企业与高校的需求，为不同创新群体营造利于进行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以推动创新发展。因此，我国可以借鉴韩国经验，组建相关科技创新研究领域的专家评审会，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科技政策评估工作的专业性，切实保障各方的利益，合理配置相关资源，还可以针对不同群体营造出友好的创新环境，提高社会对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同时，韩国的经验还告诉我们，随着公共研发机构、企业和高校间有关科技创新的分工日益明确，创新成果要进行商业化和产业化，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地推动技术流动与技术转移。因此，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应该引导创新发展，政府部门应该主动转变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角色，疏通企业、研究机构与高校间进行信息、知识与技术交流中存在的阻碍，建立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
5.3重视基础研究型公共研究机构的建设，建立高端研究设备共享使用的机制
在韩国技术引进和技术国产化阶段，韩国的基础研究实力非常薄弱，但是韩国政府意识到自主研发和基础研究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过20多年的建设，韩国如今的基础研究工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基础研究高投入、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占据国家基础研究体系的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已经将基础研究体系的建设提上日程，但面临着资金相对不足、高端设备缺乏共享、相关领域人才短缺等问题。我国可以参考韩国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和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的相关经验，实行公共科研机构的集中管理与科研项目的集中审核制度，建立公共科研机构高端设备共享的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在基础研究机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密切配合中央政府部门的工作。
5.4 注重知识共享和创新人才培养，打破研究机构间的壁垒
韩国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知识共享机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基于韩国的基本国情、科研实力、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实行研究机构之间的共享体制。例如，韩国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简称KIRD）培育开发了大量高水平复合型科技人才，是韩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该院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系统开发了完整的国家科技人力培养开发体系，根据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制定其任务，确定了三大战略及其相应的十大战略课题，人才开发体系先进，任务精准细分，课程丰富完备。但是，我国目前尚未见有如此系统完备的科技人力资源综合培育开发体系。因此，一方面，我国可以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培养开发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实现知识与技术共享，我国政府出资的研究机构可以建立机构之间的知识信息网络，促进知识和技术信息的高效流通。而建立知识共享体系的首要前提，就是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及执法体系，只有在知识产权得到完全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建立起相匹配的知识共享体系，实现科研成果的公开化与实用化，完全发挥知识的普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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